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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肤微生态平衡是保持皮肤健康和维护皮肤正常生理功能的必要条件。该部分重点阐述皮肤微生态与科学护肤之
间的关系，包括破坏皮肤微生态的不良习惯、科学护肤的方式及化妆品对皮肤微生态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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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微生态在化妆品领域也同样得到广泛关注，
微生态失衡与皮肤健康密切相关，维护和重建天然、个
体化的微生态，不仅是皮肤病诊疗需求，也是皮肤护理
的关键要素。避免破坏皮肤微生态的护肤习惯及产品
使用，研发具有保护微生态作用的护肤品成为新的课
题。为提高对皮肤微生态认识并指导科学护肤，本共识
第 3部分聚焦皮肤微生态与科学护肤。

1 影响皮肤微生态平衡的护肤方式和产品

随着化妆品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大众护肤意识的
提高，各种不当护肤习惯所致的皮肤问题不断增多。对
于破坏皮肤微生态的护肤行为和产品使用，需予以重
视并采取相应规避措施。
1.1 不当皮肤清洁
1.1.1 破坏皮肤物理屏障，影响皮肤微生态 清洁产
品（尤其是表面活性剂）不但损伤皮肤物理屏障，同时
也影响皮肤微生物屏障。表面活性剂可作用于皮肤表面
脂质、蛋白质、活细胞和神经受体，溶解皮肤脂质[1]，破
坏蛋白质结构 [2]，刺激、裂解细胞，导致促炎递质的释
放[3]，并作用于痛觉感受器而产生感觉刺激[4]。表面活
性剂浓度升高时，皮肤屏障受损的风险也呈剂量依赖
性增加[5]。过度使用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清洁产品能造成
皮肤物理屏障损伤。皮肤屏障破坏的情况下，微生物群
的正常成分可以作为病原体，导致炎症和组织损伤；反
过来，炎症加剧会改变微生物群的分布，破坏微生态平

衡，而这一过程可进一步放大组织损伤[6]。
1.1.2 破坏皮肤表面化学屏障，影响皮肤微生态 皮
肤表面生理性弱酸性环境形成皮肤表面化学屏障。维
持皮肤正常酸碱度是维持皮肤微生物屏障的必要条
件和调节因素，可通过增加抗菌肽的产生和提高活性
来维持皮肤屏障功能[7]。常驻菌（如表皮葡萄球菌）在
皮肤酸性状态下生长加快，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生长
受到抑制；而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及暂住菌（如
痤疮丙酸杆菌）则相反[8-9]。此外，碱性环境还可降低细
菌黏附，影响皮肤微生态稳态[9]。维护正常的皮肤酸碱
度对皮肤健康非常重要，不恰当地使用碱性清洁剂或
过度清洁均可致皮肤 pH值升高，破坏皮肤表面化学
屏障和微生态平衡，进而损伤皮肤屏障功能。
1.2 对防晒缺乏重视

紫外线与皮肤健康息息相关，紫外线对皮肤微生
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注重防晒或者不科学的防晒
对于皮肤微生态的不利影响逐渐受到关注。
1.2.1 紫外线直接影响皮肤微生物 紫外线可直接
损伤微生物 DNA，导致遗传变异增加，进而改变微生
物群分布。并非所有微生物均会受到紫外线的影响，
部分细菌和真菌存在紫外线选择性耐受，对紫外线反
应的差异性也会造成微生物群不平衡[10]。
1.2.2 紫外线通过调节皮肤免疫影响皮肤微生态稳
态 紫外线、抗菌肽和微生物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
维持皮肤稳态的关键因素。紫外线照射对皮肤免疫系
统发挥着双向调节作用：一方面紫外线作用于皮肤的
朗格汉斯细胞，促进抗菌肽的合成和释放，抑制适应
性免疫应答；另一方面，暴露于紫外线可导致微生物
成分破坏及细菌性抗原产生，诱导皮肤免疫应答。上
述作用共同参与紫外线对于皮肤免疫状态的调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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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皮肤常驻菌与某些特定的条件致病菌之间的平衡[11]。
大多数皮肤微生物群存在于暴露部位，紫外线可

影响微生物群分布，调节皮肤免疫反应进而破坏皮肤
微生态稳态。采用合适的防晒策略，可有效保护皮肤微
生态稳态，维护皮肤健康。
1.3 防腐剂的使用
化学防腐剂在化妆品中普遍存在，但其对于皮肤

菌群影响具有双面性，在抑制致病菌的同时也存在抑制
共生菌的风险。通常，化妆品防腐剂不影响皮肤菌群的
结构[12]，合理的防腐剂组合不对皮肤菌群产生作用[13]。
但某些防腐剂若使用浓度不当，能够在皮肤表面长时间
残留并破坏皮肤微生态[14]。有研究观察了 5种最常用
的防腐剂[包括甲基异噻唑啉酮（methylisothiazolinone，
MTI）、碘丙基丁基氨基甲酸酯（iodopropynyl butylcar－
bamate，IPBC）、乙基己基甘油（ethylhexylglycerin，EHG）、
尼泊金甲酯（methylparaben，MP）和苯氧乙醇（phe-
noxyethanol，PE）]对 9种面部共生菌和 2种条件性致病
菌的最低抑制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结果显示，MTI 和 IPBC 的抑菌作用最强，
MICs≤0.01%；PE 作用最弱，MICs≤1%；EHG 和 MP
介于其间。其中 PE和 MP对部分皮肤共生菌的抑制作
用弱于 2种条件致病菌，而 EHG、MTI和 IPBC对皮肤
共生菌的抑制作用较强[15]。
总之，在化妆品配方研究中应考虑到防腐剂对微

生物的影响，包括其种类和用量[14]，综合不同防腐剂成
分、浓度与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关系，将成为化妆品研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抗生素的使用

抗生素临床使用广泛，但其在抑制和杀灭致病菌
的同时也对共生菌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口服二甲胺四
环素可降低痤疮丙酸杆菌、棒状杆菌、普氏菌、乳酸杆
菌和卟啉单胞菌等多种共生菌的丰度和定植水平，卟
啉单胞菌在治疗停止 8周后才恢复基线水平。米诺环
素在治疗痤疮时，使痤疮丙酸杆菌数量减少的同时，也
会造成皮肤菌群的稳态失衡[16-17]。一般来说，广谱抗生
素更容易导致保护性菌群丰度降低，增加条件性致病
菌继发感染的机会，影响皮肤微生物的多样性。在皮肤
免疫建立初期，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可影响皮肤免疫形
成，诱发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因此，临床上应尽量减少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或仅在局部短期使用[18]。

2 科学护肤，维护皮肤微生态平衡

科学的护肤习惯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微生态平衡、
保持皮肤健康。科学践行清洁、保湿及防晒等皮肤护理
要素。
2.1 正确清洁
科学的皮肤清洁是维护皮肤微生态的基本条件之

一，正确的清洁方法及清洁剂的使用可在清除皮肤污

垢的同时维护皮肤正常生理功能。根据中国皮肤清洁
指南[19]，建议每天早晚各清洗 1次。正常情况下，提倡
清水洁面；若处在气候炎热地区、工作和生活环境较
差、使用防晒剂或粉质、油脂类化妆品及有其他特殊
情况时，才需要使用洁面产品。推荐使用合成型清洁
剂，而非皂基类清洁产品。
2.2 正确使用保湿类护肤品

保湿类护肤品可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干燥。
研究发现，保湿剂的使用可以增加皮肤微生物的多样
性[20]，但对面部皮肤微生物的影响存在较大个体差异，
其中对丙酸杆菌属的丰度改变尤为显著。丙酸杆菌属
通常定植于皮脂分泌丰富区域如头面部、胸部和背
部，可水解皮脂中的甘油三酯作为营养来源[21]，但其不
能利用化妆品中的脂质成分，因此保湿产品的使用可
使其局部丰度下降[22]。这提示在丙酸杆菌相关疾病如
痤疮的防治中，保湿护理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特殊
人群如特应性皮炎患者中，保湿类化妆品的使用更为
重要，且是一线基础治疗方法，建议每天至少 2次使
用足量的保湿霜[23]。
2.3 科学合理防晒

如前所述，紫外线对微生物有直接或间接作用，
并影响微生态平衡，科学防晒对维护皮肤微生态稳态
具有积极意义。常规的防晒方式有规避性防晒、遮挡
性防晒、化妆品防晒和系统性光保护剂。应根据光暴
露场景，选择不同防晒指数的产品。应选择防晒效果
确切、安全性和耐受性高、不易产生刺激和过敏、对光
稳定且易于涂抹和透气性好的防晒化妆品[24]。

3 改善皮肤微生态平衡的化妆品

化妆品的使用与皮肤微生态密切相关，化妆品的
使用应有益于维护健康的皮肤微生态，而非破坏其平
衡。化妆品在改善皮肤微生态上需关注以下方面：①
调节皮肤菌群组成，维持正常的菌群状态；②调节免
疫应答，维护正常的皮肤屏障功能，减轻炎症反应和
氧化应激；③最大限度地提供皮肤适宜的环境，包括
酸碱度、湿度和均衡的营养物质等。总之，从皮肤微生
态角度出发，研发化妆品时需综合考虑产品的清洁力
和酸碱度的控制[25]、防腐体系的构建[15]、益生菌裂解物
或益生元的应用等[26]。目前已经有化妆品研发将微生
态相关的活性成分和配方技术运用其中。已知的皮肤
微生态相关护肤技术包括：
3.1 添加益生元
益生元是可被共生菌吸收的特定营养物质，如糖

和纤维等，可作为益生菌的营养来源，促进益生菌的生
长，有利于微生态平衡。体外研究证明，甘露糖作为一
种特殊碳源，能够促进皮肤常驻菌群中的黄单胞菌的
生长而不影响葡萄球菌、链球菌、棒状杆菌和丙酸杆菌
等致病菌的生长[27]。临床研究发现，含甘露糖的外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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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促进黄单胞菌在特应性皮炎皮损及邻近部位的定
植，同时伴有葡萄球菌比例的下降，可能与特应性皮炎
的症状缓解和复发率降低相关[28]。此外，胶态燕麦提取
物含有的 β-葡聚糖等益生元可在体外促进表皮葡萄
球菌等有益菌群的定植，产生乳酸等代谢产物，调节皮
肤表面 pH值呈弱酸环境，从而维持正常皮肤微生态和
皮肤屏障功能[29]，该作用在一项胶态燕麦保湿霜应用
于特应性皮炎的皮肤护理多中心临床研究中得以证实。
3.2 添加益生菌
益生菌是能为宿主提供益处的活菌。目前基于技

术壁垒和法规要求，尚不能在化妆品中直接添加活菌，
而是采用无增殖活性的益生菌裂解液或萃取物。实验
证实某些益生菌裂解液或萃取物可保留益生菌对于
皮肤健康的有益调节作用，且相对于添加活菌，其对
于化妆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更易保障。线状透明颤菌裂
解液能促进皮肤内源性抗氧化作用，同时上调 β-防
御素等抗菌肽的表达，增强皮肤抗菌能力[30-32]，临床观
察发现可有效改善敏感性皮肤、脂溢性皮炎、特应性
皮炎及痤疮等微生态失衡相关的皮肤问题[33-35]。
3.3 添加后生元
后生元即微生物产生的小分子代谢产物，如短链

脂肪酸、乳酸、细菌素以及各类多肽，其作用是参与微
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皮肤之间的信息交流，
为益生菌提供理想的生存环境，并激发和促进皮肤应
答反应。后生元的调控作用与益生菌相近，同时可避
免直接添加活菌的风险。研究发现乳酸菌溶胞物能促
进丝聚蛋白、抗菌肽和 β-防御素等的表达，降低经表
皮失水率，修复皮肤屏障[36]。

4 皮肤微生态相关化妆品的未来展望

4.1 利用皮肤微生态研究成果开发化妆品
除了维护健康的皮肤微生态，利用皮肤微生态研

究成果参与化妆品的研发，有望针对特定的功效开发
相关的原料或产品。如将表皮葡萄球菌以鲸蜡硬脂醇
异壬酸酯（cetearyl isononanoate，CIN）为底物培养，
其发酵产物可促进Ⅰ型胶原合成，从而提升面部年轻
化[36]；培养链球菌以获得其分泌的亚精胺，该产物可
以通过上调衰老细胞的胶原蛋白和脂质合成，以达到
抗老化的作用[37]。
4.2 皮肤微生态与个体化精准护肤
随着宏基因组学发展和应用，对皮肤微生物菌群

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个体之间由于种族、年龄、身体部
位及环境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其皮肤微生物菌群的分布
和种类均不同。皮肤微生物菌群还受到皮肤解剖结构
和免疫系统的影响。皮肤本身的影响因素如微生物类
型、生存环境、使用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卫生习惯以及
使用的药物等都会对皮肤菌群产生影响[39]。不同类型
的皮肤有各自的菌群“指纹”，影响着皮肤的生理状态。

研究表明，皮肤微生物菌群与皮肤生理参数有相关性。
基于个体皮肤微生态差异的皮肤护理将是未来精准护
肤的研究方向之一。利用基因组学、微生物组学及蛋白
质组学等多组学的研究方式，结合皮肤参数检测和个体
习惯调研等研究手段，了解皮肤状态及遗传信息对皮肤
表型的影响，根据获得的个体遗传信息，定制符合个体
皮肤需要的护肤品，达到个性化精准护肤的目的。
4.3 肠-脑-皮肤微生态轴

多项研究已证实肠-脑-皮肤微生态轴的存在。通
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的益生菌或益生元，可改善肠道屏
障功能，恢复肠道微生态健康，刺激宿主免疫系统和对
抗炎症，维护黏膜和皮肤健康，有望应用于痤疮、特应
性皮炎等皮肤病的预防和治疗。已有研究表明，口服富
含乳铁蛋白的乳酸菌发酵乳可显著降低皮肤油脂分
泌，改善痤疮患者的皮损[40]。

总之，随着对皮肤微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皮肤微
生态对于皮肤护理的意义，已从针对某些菌群的治疗
发展为针对整个微环境健康的维护，基于维护微生态
平衡的科学护肤理念的普及十分必要。本部分专家共
识对避免破坏皮肤微生态平衡的化妆品使用和护肤习
惯，选用改善皮肤微生态平衡的化妆品，合理科学护肤
提出了建议和指导。针对个体皮肤微生态差异需求的
精准护肤等，将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本专家共识分为 3个部分，从皮肤微生态概述、皮
肤微生态与皮肤疾病以及皮肤微生态与科学护肤 3个
方面介绍了皮肤微生态与皮肤健康的相关最新研究进
展，包括皮肤微生态的概念、皮肤微生态与相关皮肤疾
病如特应性皮炎、痤疮与玫瑰痤疮之间的复杂关系以
及皮肤微生态与科学护肤之间的关系。希望本共识能
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皮肤微生态在皮肤
病理生理中的作用并加强科学护肤的理念，为未来化
妆品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参与本共识制定的专家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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